Latitudinarianism 寬容主義 這詞語是描寫十七世紀末、十八世紀初英國教會一部分人的神學立場，他們希望在清教徒（Puritan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之狂熱主義與高派教會之極端主義之間，尋找一種宗教信仰與經驗的平衡路線。就如其名所示，「寬容」是指他們寬大與包容的態度；而它最重要的特徵是︰以理性作宗教事宜的最高權柄，在神學及教會的爭辯中，則力主寬容（Tol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67,Name=Toleration}）與和平，以及對「熱心」有根深蒂固的恐懼。這個運動的結果，是英國教會變得比較自由和多元，它成了英國教會及神學的一個特色（參安立甘主義，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}）。
　　寬容主義可以上溯至胡克爾（Hooker{\LinkToBook:TopicID=586,Name=Hooker, Richard}），他認為理性之光可以與聖經權柄相輔相成。這思想為後來之期令窩特（William Chillingworth, 1602～44）發揚。最早期的寬容主義派即包括期令窩特及福克蘭（Lord Falkland），在1630年代以牛津郡為基地。這名詞亦可用在劍橋過渡時期的柏拉圖主義者（Platon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身上，只是他們不著重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和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，而以理性作靈魂的「上帝的燭光」。即使在這一方面，這些柏拉圖主義者對他們的師傅也不是完全忠心，因為一般柏拉圖主義者看理性是貫穿整個人性的聖光，而他們卻只是傾向把理性等同於一般常識；結果比較上說，他們只是看來像頗出色，實際上卻是缺乏想像力和太現實。
　　寬容主義產生的背景，是英國王權復辟時期，那時個人道德生活低落，而自然科學則在學術圈子迅速冒升；在這環境下，他們以理性來對抗某些教派「熱心」得不受約束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又以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來回應自然科學的挑戰，認為理性思想是足以把握宗教的基本元素，不需訴諸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；結果他們只能以最低層次的條件來描述信仰。
　　對他們來說，宗教最基本的動機是人對靈魂不朽的希望；本於這個前設，他們認為宗教具有道德的價值，對世道人心有益。這種思想可見於提羅生（John Tillotson, 1630～94）之《宗教的智慧》（The Wisdom of Being Religious, London, 1664）。他們反對一切迷信的言行，反對上一代之加爾文神學近乎教條主義式的執著，看神學種種複雜的問題是教會領袖的陰謀，目的是攔阻一般會友明白真理，因此發展出一種講道和寫作的模式︰是簡單、冷靜的。他們的講道不像清教徒講壇那樣富有戲劇性，卻能吸引厭煩了宗教爭辯的一代人。他們十分看重牧養工作，但其內容與他們對宗教的看法是如出一轍的。他們認識宗教內裡的本質是什麼，卻不肯公開表達自己的感情。就像他們之前的柏拉圖主義者一樣，他們能傳給下一代的，都是少於本身所擁有的。再者，他們完全把感情從宗教過濾出來，造成了感情饑渴的一代，這是十八世紀中期福音大復興一個重要的成因，因為對太多人來說，熾熱的感情實在是他們期待太久的經驗了。
　　另參︰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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